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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道庆

走近刘邦，是从元人雎景

臣的一首散曲《高祖还乡》开

始的。

汉高祖还乡，历史上确有

其事，《史记》和《汉书》都有记

载。刘邦当上皇帝的第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他趁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的机会，回到故

乡沛县，同父老乡亲饮酒叙旧，并留下一首激

昂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

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雎景臣便是

依据这段史料，一反歌功颂德的老套，采用尖

刻、辛辣、大不敬的语调，痛快淋漓地演绎了汉

高祖的另一面及“车驾荣归”的场面，每每读

来，总是妙趣横生、忍俊不禁。

元代的散曲，本是一种合乐的歌词，它以

小令为单位，每首小令就是一支小曲，有专门

曲名，隶属一定宫调、旋律和节奏。把同一宫调

中若干曲调，按顺序串联起来，就是套数。雎景

臣是元朝散曲家，字景贤，扬州人。他的生卒年

月不详，作品存世不多。据说元代中期“维扬诸

公”俱作《汉高祖还乡》套数，在同类题材中雎

景臣这首套数是写得最好的。有研究者认为，

不但维扬诸公之作皆出其下，就是全都元人散

曲，思想上艺术上赶上它的也不多见。

这首《高祖还乡》不畏定论，不流于俗，通

篇七曲一尾铺排紧凑，一气呵成。从“社长排门

告示”开始，说有个人物“今日还故乡”，乡民们

要交纳草料，应差役，摆桌椅的、搬坛倒酒的要

各就各位，大家要换件体面的衣衫出来迎接

“车驾”、“銮舆”。到底是谁回来了？没名没姓，

留个悬念。从〔耍孩儿〕至〔四熬〕三曲，写到汉

高祖仪仗队出现。那“瞎王留”跑前跑后，“胡踢

蹬”吹笛擂鼓的场面够热闹的。“人马到庄门

了”，无数杆旌旗上绣的什么呢？有“迎霜兔”、

“毕月乌”、“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

芦”，真是五花八门。封建帝王出门总是旌旗遮

天，旗上画些日、月、龙、虎、凤等仙禽神兽图

案，以示“天威显赫”。然而乡民们眼中所见的

“仙禽神兽”只不过是一群极普通的“鸡狗雀

蛇”而已。还有一群“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的

男男女女，簇拥着马车，撑着黄罗伞，扬着鹅毛

扇，“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正因为“不曾见”

过，那些“红叉”、“银斧”、“镀金锤”，在乡民眼

中都变成“苦瓜甜瓜”了，真是又搞笑又大不

敬。〔三煞〕说是我看了多时，“险气破我胸脯”，

为什么呢？社长告示大家又是“车驾”又是“銮

舆”，还故乡的人，原来就是那个无赖刘三。同

开篇呼应，但散曲情节也急转直下，变为愤怒

的揭露和斥责。从〔二煞〕至〔尾〕三曲便将刘邦

的劣迹逐一抖出。你装什么蒜，我认得你，你姓

刘，你老婆姓吕，你老丈人是教书先生，你做过

亭长，是个酒鬼。欠我的债你

忘了吗？“春采了桑，冬借了俺

粟，零支了米麦无数，换田契

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

豆几斛”。账簿、借据在我手

上，你还想赖吗！散曲结尾的当面讨债尤为有

趣。“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

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卒住？白什么改

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读到此真让人拍案

叫绝，好像刘邦是为了躲债或赖债才改名叫

“汉高祖”。这个结尾是嘲弄，又幽默和尖刻，也

为散曲留下无穷回味。

在中国古代众多皇帝中，刘邦算是一个出

身微寒的布衣皇帝。以他的雄才大略推翻了秦

朝统治，建立统一的西汉封建王朝，可谓功高

盖世，他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大风歌》，更

是千古绝唱。但是没出名时的刘邦却是一个劣

迹甚多的乡村无赖。史书上说他青年时就“酒

色俱恋”不拘小节好逸恶劳，他在家乡当上亭

长后到处要吃要喝从不给钱还“毫无愧色”。他

总想出人头地，一次他看到秦始皇出行时的威

严，他说这才是“大丈夫”，他说的“大丈夫”就

是当皇帝。史书上说他“好大言”，喜欢吹牛。一

日邻庄吕姓人家办喜事，当地民俗贺礼最丰者

坐上席，一般亲友贺礼多为十钱二十钱，但身

无分文的刘邦大摇大摆走进吕家大门便高声

喊“贺万钱”，一时语惊四座。主人慌忙迎入上

席。后来吕家又将女儿嫁给刘邦为妻（就是刘

邦死后，临朝专权的吕后）。刘邦说大话居然

坐上席还凭空得了个妻子，成就了“汉朝第一

夫妻”的美事，也成为历史的笑料。刘邦生性

“豁如”，通俗讲就是开朗不拘小节，正因如

此，他的作为中常带出一股痞气来。一次刘邦

兵败徐州，带着儿子女儿逃命，眼看追兵快

到，为了轻车快跑，他先将女儿推下马车，还

嫌慢又将儿子也摔下马车自己逃命。这种不

顾人伦道德的行为自然招来后人一片骂声。

不过，假如不是轻车简从而被俘，历史怕要改

写了。至于刘邦成王后杀大将韩信、彭越等开

国功臣，是排除异己，还是巩固政权，这些事关

谁坐天下的历史旧账，是仁是智，只好让后人

评说。

元代雎景臣只是一名文学艺术家，不是史

学家，他的散曲《高祖还乡》只是文学创作，用

不着拘泥于史实。但是一代王朝的开创人刘邦

身上的两面性确是客观存在的。他的一生曾留

下许多故事早已融入正史和野史之中，让后人

随意演绎、讲述着那个永远豪爽不拘小节，甚

至当了皇帝还一身痞气的刘邦。假若刘邦活到

元代，能读到雎景臣的这篇《高祖还乡》，我想

他也只好摇摇头，笑一笑，露出一脸的无奈。

草原之行
!

蒙龙

我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记

得有一年到上海的西郊公园，我宁

肯坐在车上抽烟，也不愿看看万千

的动物世界。因此，我被讥之为“没

有情趣的人”。工作的几十年来，外

出的机会不是没有，我或是转让，或是半路逃之

夭夭，一个人躲到城市一角的书店里看书购书，

同行者有游之乐，我亦有闲之娱。当别人说起到

过哪些哪些地方时，我都是非常非常地惭愧，既

没有去过天之涯，更没有到达海之角。

去年夏季，拗不过朋友的劝说，去过一趟内蒙

的呼和浩特。那一趟旅行，让我吃尽了苦头，一

路羊膻，使我吃不饱咽不下，以饼干和矿泉水度

日，足足瘦了几斤，女儿说是歪打正着，无心插

柳，不为减肥而减肥了。女儿没有参与，自然没

有受饥挨饿的痛感。

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腾格尔

在《天堂》里曾说，他的家乡有“绿绿的草原、洁

白的羊群和奔驰的骏马”。哪有啊，那草是稀稀

拉拉、黄巴拉稀的，就像阿Q头顶上的癞毛。牧

民们说，草地越来越少了，有的退草种粮，有的

超负荷放牧，政府出台了政策鼓励退粮还草，但

没人愿意干，效益太低了。有羊，但不是羊群，满

眼望去，零零散散的几只几十只。看到了马，但

不是骏马，而是供游人娱乐的老马瘦马。我去的

草原，名字很长，不记得了，给我的印象就是这

样。“风吹草低见牛羊”，只是存活在古诗里的优

美意境。

那次旅行使我难忘的还是在草原上度过的

一夜。

到了呼市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驱车去某

草原。导游说，到内蒙不去草原是遗憾的，不在

草原上过夜，是终生遗憾。说的倒也是，草原风

光是塞外特色，高楼大厦哪儿没有啊，要说吃

的，肯定不及鱼米之乡。

一路上，导游不厌其烦地介绍内蒙，什么成

吉思汗王昭君，什么手抓羊肉肉苁蓉，什么草原

羊群膘悍马。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有的早已耳熟

能详，有的与所见不符，比如草原羊群。

几个小时的车程，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了

忘了名儿的草原，草原不大，草也不茂盛。空气

很新鲜，天空高远而湛蓝，那天空一角就是我电

脑桌面的图案。草原上有几排房子，有十几二十

来座蒙古包。这就是我们歇脚的地方。

我们在导游的安排下，住进了蒙古包，蒙古

包不是布制的，是水泥结构，顶上是新型的建筑

材料，面积不小，陈设简单，除了两张床、一张桌

子，两张椅子，还有一间盥洗室，什么也没有。导

游告诉我们，这些蒙古包，一年也只用七、八、九

三个月，十月天气冷了，游客渐少，投资者不敢

花大钱投入，只能提供起码的生活之需。

一个下午，有的骑马，有的坐马车，有的在

草原上寻找景点摄影，还有的躺在蒙古包里睡

觉。娱乐的项目很少。我与一对无锡夫妇，坐着

马车闲走了几十公里，一路走，一路聊天，一路

拍照，中途还在一座蒙古包里喝了茶。真是神

奇，外面气温很高，而蒙古包里却是凉爽宜人。

主人说，蒙古包下端是空的，有凉风吹进来。这

种设计颇有匠心。

返回住地已近黄昏，有小贩开

着电动三轮车过来，推销山里的产

品，说是野山果，价格不菲，其实家

乡的超市里多的是。有游客笑言，

现在的牧民已不是传统的牧民。

这个笑话被导游一再推销的所谓名菜烤全

羊验证了，一只不大的烤全羊，举行个什么花里

胡哨的仪式，卖价竟然过双千。这对于我无关紧

要，因为我不吃羊肉。

用完晚餐，周围全都暗下来，住地的路灯也

是暗暗的，我们近乎摸索着往蒙古包里走。刚洗

漱完，外面的高音喇叭里发出消息，说马上举行

篝火晚会。蒙古包里有一台电视，但收不到节

目，闲着无聊，只能去凑热闹。

一个高台上，有简陋的音响设备，有燃烧的

树枝木片，有几个男女唱着跳着，都是清一色的

蒙古歌曲，有力量但少一点苍凉辽阔。也有游客

加入演出队伍，我不善歌舞，一个人散步去了。

仰头望天，天蓝蓝的，蓝得醉人，星星很大

也很亮，月亮真的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盘，毫无

挂碍地悬在空中，离我很近，近到几乎跳起来可

以摘取。曾经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被

斥之为崇洋媚外。我们当时想不通，为什么外国

月亮也比中国圆呢，现在懂了，月亮圆否亮否，

不是主观情感使然，而是生态环境优劣的结果。

我敢说，草原上的月亮一定比其它地方圆比其

它地方亮。眼前的景物，激发我忆起儿时老家的

夏夜。我的儿时的夏夜都是在打谷场上度过的，

一张芦席，躺在上面，看蓝蓝的天空，那时的月

亮，那时的星星，也如眼前一样的皎洁明亮。尤

其是那如潮的蛙鸣，撩拨着我们的好奇心，我们

会不顾蚊咬虫叮地四处追逐。有时气温特别高

的时候，我们几个还会脱下衣服在打谷场旁的

大河里游泳，纵大人们在岸上高喊，甚至大骂，

我们在河里玩得正欢。

可是，现在的老家，天空已不怎么蓝，月亮

也不如先前亮了，那条河是再也不能游泳的废

河。叹息间，同住者喊我，一看表已近午夜。

真是奇了怪了，正欲休息时，发现门栓坏

了。我们用桌椅抵住门，我在靠近门的那张床

上，哪睡得着呢。迷糊了一会，又醒来，正让我有

时间静静地谛听草原的夜。草原的夜真的静极

了，静到没有一点声响，原以为有狼嚎，有马嘶，

有鸟叫，有虫鸣，什么也没有，偏那天没有风，连

啸啸的风声也没有。我无法形容处在那种静里

的感受，只是觉得很适合僧人的参经悟道。这样

迷糊着醒来，醒来又迷糊了，反复多次，天居然

亮了。草原的天亮得也很彻底，没有麻花亮的过

渡，似乎一亮就亮了，就像北方的汉子，干净利

索，直刀砌墙。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离开了草原。草原之

行，有苦，苦到发誓不想再去了；有乐，乐到心里

永远有一颗圆圆大大亮亮的月亮。我甚至梦想

将那一轮月亮拴上一根银线拉到我的家乡，挂

在我儿时嬉戏的打谷场上空，让现在的孩子们

对着月亮吟咏《月亮歌》：初一一条线，初二看得

见，初三初四像娥眉，十五十六圆又圆。

想起草药
□ 施正荣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乡村的田野

里绿油油的庄稼更加茂盛，田埂边、水

沟旁各种小草钻出泥土，露出清新的

笑脸。小时候一到春天就忙着割猪草，

“打了春，赤脚奔，挑野菜，挖树根”，这

是孩提时代真实写照。春天里，花草烂

漫，野趣十足，看到遍野的小草，忽然就想起了草

药。

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合作医疗、赤脚医

生“新生事物”的产生，提倡“一根针、一把草”，赤脚

医生到处采集草药，用自采自制的草药为群众治

病，那时，自然生长的各种草也就成了个“宝”。有许

多“草”成了“药”而且能治病，如苍耳草治鼻窦炎，

退热用淡竹叶，消炎用紫花地丁、蒲公英，止血用仙

鹤草、茅草根，妇女病用益母草，消水肿用车前草，

治癌症用半枝莲等等，那时合作医疗以草药为主，

既不花钱又可治病，更能方便群众，有的有经验的

赤脚医生还将自采的草药制成粉剂、丸剂、膏剂，有

的还制成注射针剂。说来也有点神

奇，有些草药确实可以治病，那时

高邮就有人试验用青蒿治疗疟疾，

用飞廉治疗乳糜尿，有一定的疗

效。有一些草药可以治疗一些慢性

病，到现在还在民间流传，笔者也

时而听到草药治愈某些慢性病的

传奇。

如今忆起，使人感到的竟是草药

给人的一种恩赐，草还可以入药，入了

药还有独特的疗效。想起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本草纲目》记载了1800多

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毒副作用

等，其中包括草药，想起先人的艰辛探

索，一株草，甚至一株草的根、茎、叶、花竟有不可言

说的玄妙，草药来源于大自然，大自然中生长出的

草可以入药，草用来烧锅做饭时堆积在锅底上的一

层黑灰尘也是一味中药，名叫“百草霜”，有止血作

用。

人生总是在自己需要时获取，回想起来，我一

直迷恋的，竟是草也可入药治病。草药，药草，草也

是药，药就是草，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组合献给人类。

丰富多采的世界并不是单一的物质组成的，春

色只属于那些喜爱生命的人，只有喜爱生命的人，

才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恩赐。在辽阔的大地上，到

处百草丛生，百花怒放，阳光伴着泥土香，大自然给

予的美景，美景中赐给人类的百味

药，人生百味，正如这世间百味草

药一样，分分秒秒都值得我们细细

咀嚼。春雨虽润，不润无根之苗，我

想，我们应该和世间万物有一种天

然的亲近，我们在获取的同时，意

识到对自然万物的关照，去欣赏，

去保护，去培植，去收获……

春天，回到村庄
!

周荣池

一阵吹面不寒的风把年

节温馨的硝烟味道吹散，村

庄恢复了本来的安静与清

寒。父亲拿起磨得发亮的铁

锹，一下子铲除了土地上的

冬意。那些被冻透晒酥的泥土像母亲裂了口子

的皮肤，你似乎感觉到丝丝的疼痛连在记忆

里。母亲曾经在除夕的深夜站在河边用冰凉的

水洗手，并念叨着不知是否灵验的咒语，据说

这天晚上河水可以洗去疼痛———可是她那粗

糙的手掌从来没有恢复年轻时的生机。

然而，春天还是一次又一次回到村庄。

里下河密布的河网将黝黑的水稻土分割

成一个个的单元，这些散落的村庄和土地像深

情的文字，在各自的位置上交响成春天的诗

篇。狗并不懂得这种季节的诗意，它只顾带着

自己的心事一个劲地奔向远方，像是要和那个

贫困的家作永远的离别。它走得远了，又疲惫

地张望来时的田埂，心里却没有忘记那个透风

漏雨的屋子。猫比它安静，只眯着眼睛任那暧

昧的暖阳在午后蔓延。鸡鸭们带着自己的孩子

上路，在并不阔绰的家园里仔细觅食。

河边的芦芽忍不住钻出泥土，它们早已经

忘记去年冬天被收割的疼痛，铆足了劲把冰凉

的泥土顶破，来看看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季。

一边的柳树理了理掉了头发的枝头，慢慢地磨

出了嫩绿的新芽。两个黄鹂不知道还是不是去

年的过客，但准时地在枝头把最后的残雪融化

于它们的婉转歌声之中。一只丑陋的蛤蟆也无

心冬眠，咕咚一声跳进河水里，把一池的春水

打破，一池的蝌蚪去找远方的妈妈了。

庄稼在父母劳动的号子里苏醒过来，它们

要在春风里证明瑞雪兆丰年的预言。绿油油的

麦苗朝着温暖的阳光劲抖抖

地生长，金灿灿的油菜花并

没有招蜂引蝶的心思。那些

蝴蝶和蜜蜂一起忙碌其间，

就好像是大人和孩子都在田

野里忙碌，未必要追究谁的时间消磨得

更有意义。田埂边那丛蚕豆花清瘦而精

神，它们偷偷地将口袋里装满果实。野

草们也在疯长，正确与错误的欲望同时

在土地上蔓延，都是为了春风的鼓动与

召唤。母亲耐心地俯下身子，把那些夹

杂其间叫不出名字的家伙逐一清理出

去，装在喂饱猪圈里那个肥头大耳家伙

的竹篮里。猪圈上贴着的春联还没有退

去万年红的颜色，那个“猪大如牛”的愿

望还在我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中残余着

过年的气息。

几个贪玩的孩子，忘记了先生柳条

抽打的疼痛记忆，只顾着趴着路边的泥

地上寻找活蹦乱跳的玩具。那些亲密的

小土蜂，故意留下洞穴边细碎的泥土作

为诱捕他们的证据。工具很是简陋，随

手掐下的细小树枝，沿着不见多深的洞

穴探寻。不一会，一只被吵醒的土蜂便

慢慢地爬进罩在洞口的玻璃瓶，它们将

和塞进瓶子的菜花一起度过一个最终

被遗忘的春天。有时候，捉一只土蜂要

好长时间，但那个孩子会像等作业答案

一样耐心和虔诚。

今天，这个孩子还在等待着那只土

蜂带来春天的消息，因为他知道此刻春

天已经回到村庄，而村庄从来没有离开

他怀念的心思。


